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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新剧《鱼刺公主》玩一场“探秘”游戏，导演杨婷表示——

羊城晚报：《鱼刺公主》的首演场景让人
震撼：在阿那亚的夜空下，伴随着海浪和夜风，
演员沿着一条长长的、极窄的鲜红色阶梯上下

“求索”。这个场景有何寓意？当《鱼刺公主》
出现在城市剧场里，还会是这个面目吗？

杨婷：会不一样，戏里的场景是根据首
演剧场的建筑来设计的。

这个“一条路”场景，决定了演员在表演
时，就像过独木桥、走一条很细的钢丝，稍微
不留意，好像就要掉进一个万丈深渊。

它就像你人生的一条路，尽管我们总期
待人生的路越走越宽，但实际上，人生的路
往往是很窄的一条。

羊城晚报：人生的路很窄，但是创作者
要竭力追求更大的表达空间和话语权。这
很难，也很矛盾。

杨婷：确实，不过，对于我来说，“走窄路，
见微光”是我很喜欢的状态。路越窄，我越要
小心谨慎，我不想让自己摔得头破血流。能

有一束不强烈、不刺激但足够温暖的微光在
前头，那就是有希望。我的人生路只要这样
走，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不需要大开大放。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在相对舒适的区
域里做探索？

杨婷：在创作上，我从来没有贪恋过舒
适区，我的每一部戏都不一样，我没有重复
自己。但是，我会挑我喜欢的东西来创作，
也不会为了挑战而挑战，如果这算舒适区的
话，那可能是的。

不过，当我不得不去挑战的时候，我作
为女性的韧性就发挥出来了。当我遇到困
难的时候，我是不会放手的，我会千方百计
地解决它，我不会轻易妥协。

羊城晚报：在自己眼中，你是一个怎样
的导演？你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

杨婷：我要说一句别人可能会觉得矫情的
话——我自始至终都认为我并不是一个严格
意义上的导演，我没有那种不顾一切也要勇于

创新的勇气，我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引发冲突，希
望大家别在一种强烈情绪化的氛围里工作。

我觉得我是一个组织者，是个大管家，把
大家都聚拢来。这里所有人都很优秀，大家
性格都很强烈，我要把他们都安抚好，安排好
舒适的房间、可口的餐食……让大家坐在一
起愉快地聊天，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然后
整理组合，用大家都接纳的方式，合力做出一
道让众人都觉得还不错的餐食。

当然，我也会不稳定，我也有训斥演员的
时候，但过后我总会反思，要求自己改进。

羊城晚报：我有点意外的是，你似乎不
排斥“女性创作者”这个词？

杨婷：前几年我是不愿意提的，因为我的
回答势必会有“对照”，而我不太想引发矛盾
和冲突。事实上，在内心里，我对于女性是更
有好感的。优秀的女性实在太多了，她们实
在、不矫情、皮实坚强、潇洒……相反，现在的
男生给我感觉更紧张、更脆弱一些。

羊城晚报：当下的世界无限扁平，
声名鹊起似乎前所未有地容易。但在
包括戏剧在内、相对严肃的艺术领域，
要想成为被大众都看到的佼佼者，似
乎更难了。这点你做到了，你觉得是
因为什么？

杨婷：坚持。我觉得之所以能被
看到，是因为我做的时间够长。大学
毕 业 后 ，我 做 话 剧 演 员 有 10 多 年 时
间。2012 年起我转向幕后、做起导演
工作，到现在也有 10 多年的时间了。
时间带来的成长和积累，肯定能让更
多人看见你。

再一个，喜欢。我觉得如果我当
一个餐厅服务员，也会是非常好的服
务 员 。 因 为 我 特 别 认 真 、共 情 能 力
强，也有眼力见儿，哪里出现了问题，
我也可以快速地、第一时间去解决。
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可以做很多工作，
但最终走上了戏剧道路，还是因为我
喜欢它。

羊城晚报：包括《寄生虫》在内，我
看过你的几部作品。在我眼中，你是
一个很少借鉴文学思维、影视思维，强
烈要求自己用纯戏剧方式来创作的导
演。你认同这种评价吗？为什么？

杨婷：我是百分之百认同的。就
拿《寄生虫》来举例，电影已经如此成
功，如果我不用戏剧的手段来呈现它，
那我排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一
定要用尽可能纯粹的戏剧手段，来重
新讲这个故事。这也是我坚决不同意
在其中使用影像元素的原因——电影
已经是影像了，如果戏剧舞台上再用
影像，大家为何不直接去看电影？

羊城晚报：所以，在多媒体影像与
戏剧互动成为潮流的当下，你对这个
潮流是警惕，甚至是拒绝的？

杨婷：对，可以说是拒绝的。但
一 般 情 况 下 ，对 外 我 会 说“ 我 用 不
好”，这也是实话。我不是没用过，我
曾经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不对、不是
这样，绝不能这么用……所以，后来
我就放弃了。

当然，坦白说，在尝试之前，我心
里就是拒绝的，在最开始时，我就带了
抵触感——尽管不应该这样，但这是
我真实的感受。我还是想用最朴实
的、最原始的、属于戏剧的一种方式去
呈现戏剧，看看我能做成什么样。

羊城晚报：从业二十余年，对于你
来说，属于戏剧的、最重要、最本源性
的关键词有哪些？

杨婷：游戏感，这是第一位的。第
二个，入戏——如果你不投入，这个游
戏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趣味的。入
戏，对于创作者和观众都很重要，我们
营造的是一个假象世界，你得愿意参
与到这个假象的世界里头来，对吧？
而且你不能一开始就拒绝，你拒绝的
话 ，那 么 你 的 参 与 度 就 会 大 大 地 降
低。再一个，肆意——在这个游戏里，
你要百无禁忌。你要无所顾忌地把自
己扔在里面，释放你自己。

据金羊网

她曾是国民舞台剧《恋
爱的犀牛》里的第一任“红
红”。演而优则导，转身幕
后多年，如今，杨婷已手握
《切·格瓦拉》《开膛手杰克》
《局外人》《寄生虫》等口碑
佳作，成为国内戏剧界首屈
一指的中生代女导演。

2024 阿那亚戏剧节期
间，杨婷导演的新作《鱼刺
公主》在阿那亚北岸礼堂上
演：荒诞怪物逐个登场，一
首怪诞抒情诗在海风潮湿
的包裹中吟诵开来……

羊城晚报独家专访了杨
婷，听她讲述新作《鱼刺公
主》的创作故事，和自己“走
窄路，见微光”的人生理念。

羊城晚报：新作品《鱼刺公主》的题材很
新颖，原著也很小众。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
故事，想要创作它的最初缘由是什么？

杨婷：我个人喜欢充满荒诞感、兼有喜
剧色彩和悲剧内核、比较小众的作品。我们
沿着这个方向，找到了波兰剧作家维托尔
德·贡布洛维奇的小说《勃艮第的公主伊沃
娜》。我觉得很符合我对于戏的期待。

他的影响力很大，知道他的人不多，他的
作品在国内也几乎没人排过。他的作品饱受
争议，为人也狂妄不羁。但米兰·昆德拉赞赏
他，认为他“坚决主张文学完全独立自主”“永
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

羊城晚报：原著作者的文字非常自我，
这对于戏剧改编创作是件好事吗？

杨婷：我觉得每一个戏剧作品都非常自
我，代表了某个导演的样貌跟姿态以及他对于
世界的看法和认知。而且这种自我不光表现
在导演层面，每个观众对作品也会有各自的解
读，不太可能彻底一致的。同样一部戏，有人
热爱至极，有人觉得糟糕透顶，都很正常。

羊城晚报：受众个体的感受差异如此巨
大。那么，“观众反响”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
还需要被郑重考虑吗？

杨婷：客观上是考虑了的。“清楚且有
趣”是我对创作的基本要求，这点跟观众是
一致的。当我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我首先
要把故事讲清楚，其次，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得
有趣——从排练到演出，我会一直看这部戏，
这时，我是带有观众视角的。如果它不够有
趣，不够打动我，我自己就会看烦看腻，演员们
也会没有热情。在清晰有趣的基础上，我才会
再去进行更大胆一些的尝试。

羊城晚报：创排《鱼刺公主》时遭遇的最
大难点在哪里？

杨婷：最大难点在于剧本过于诗意了。
原著用很多诗化的语言，讲了一个非常荒诞
的故事。

我们对于荒诞的认知是什么？荒诞的
定义是什么？人物的心理动机是什么？他
为 什 么 会 有 这 些 超 出 正 常 人 思 维 的 举
动？……类似的东西不断涌现，而原著里很
多时候没有提供解释，这时导演的衔接能力
就非常受考验。我要捋出一个清晰的故事
脉络，同时每一场、每一幕的转换，角色的每
一个小举动、小细节……都要找到合理的解
释串联起来。

羊城晚报：这有点像一个探秘游戏？在

荒诞的表象下，探寻到通畅的内在逻辑。
杨婷：对！“探秘”用在这部戏中特别准

确！排练越到最后，我越觉得好像进入了一
个迷宫。一开始，你非常兴奋，因为你觉得
自己足够聪明，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出口，然
而随着时间推进，你会变得绝望，每一条路
都一样，每一条路你好像都走过。到最后，
你连最初的入口都找不到了……你也从笃
定自信、心慌意乱到思绪不清，最后就是恐
惧，害怕自己走不出去了的恐惧。

羊城晚报：那么，这个“探秘”游戏，你最
终完成得怎么样？

杨婷：我觉得还行。其实戏最后完成
得怎么样，我已经不再去纠结了。我更关
注的是，我好像还在这个迷宫里面走啊、找
啊……你以为你找到了出口，憋着的一口气
就呼出来了，人就放松了。事实上，除了死
亡，人生哪有真正松一口气的时候。任何时
候你都松不下那口气。

羊城晚报：这种“一直在探索”的过程，
是戏剧这个行当最吸引你的地方吗？

杨婷：可能是吧。其实不光是戏剧，人
生不也一样嘛，我们的人生出路在哪？没人
有答案，我们去做就好了。

抽丝剥茧 寻找诗意原著的内在逻辑

相比导演 我更像个大管家

坚持与热爱
能让创作者“被看见”

杨婷在看彩排


